
066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

出了 “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

升公民数字素养”的明确要求 [1]。2021 年 11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

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指出，“提

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

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

略任务”[2]。 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发展，掌

握获取科技知识和相关信息的能力成为新时

代公民科学素质的结构基础。欧洲联盟议会

2019 年发布的《作为教育挑战的科学和科学

素养》报告指出，提升公众科学素质正成为

当代欧洲社会数字化进程中应对有关错误信

息（misinformation） 和 谣 言（disinformation）

的 新 威 胁 以 及 反 科 学 运 动（anti-scientific 

movements） 不 可 或 缺 的 力 量 [3]。 本 文 基 于

202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开展公

民网络科技信息辨识的行为模式与特征分析，

探讨以公民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为代表的

数字素养与科学素质的关系，为新时代进一

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应对和处理数字时代

面临的新问题、有效破解不同群体科学素质

发展的不平衡提供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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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基于 202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首先对我国公民利用网络获取科技信息的行为进行描述

性分析，梳理我国公民利用网络获取科技信息的总体情况及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公民网络科技信

息辨识能力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与公民科学素质的关系。分析表明，科学素质

是公民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 公民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的高低则反映出科学素质的层

次差异。“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提升公民数字能力，消除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深入实施科普信息化提

升工程，将是持续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在数字时代发展与提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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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
1.1 信息辨识能力与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的关系

信息素养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泽考斯基（Zurkowsk）于 1974 年提出 [4]，最

初该概念与图书检索技术相关，旨在提高公

众对电子邮件、数据分析及图书馆网络的

使用能力。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步入信

息时代，信息素养上升为公民整体素养的

一部分，成为信息时代公民能力的基础要

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认为，在信息时代，

公民要能够确定、查找、评估、组织以及有

效生产、使用和交流信息，并解决面临的问

题，其中信息的识别获取和评价判断是核心

能力 [5]。

数 字 素 养 最 早 由 以 色 列 学 者 约 拉 姆

（Yoram）于 1994 年提出 [6]。1997 年，学者保

罗·吉尔斯特（Paul Gilster）在其著作《数字

素养》（Digital Literacy）中对数字素养作出了

深刻阐述，他认为数字素养更强调对网络信

息的批判性评价，并以此作为数字素养的核

心技能 [7]。欧盟将数字素养广义地定义为“在

工作、就业、学习、休闲以及社会参与中，

自信、批判和创新性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8]。

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先后产生于人类社

会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发展

时期，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在互联网时代、

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无论是信息素养还是数

字素养，均强调个体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信息

的辨识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够运用信息知

识、技术和工具解决各类问题，能够识别信

息的真伪，鉴别信息的价值。信息辨识能力

则是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的核心能力。

1.2 科技信息辨识能力与公民科学素质的分析

框架

我国当前存在社会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

与不同人群数字能力发展不平衡之间的主要

矛盾。因此，充分了解我国公民网络科技信

息辨识的行为模式和结构特征，探析科学素

质在增强公民科技信息辨识能力中发挥的作

用，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在数字时代的发展与

提升，是本文拟讨论的主要问题。

目前学术文献大多从传播学领域媒体素养

的视角提及网络信息辨识能力 [9]，强调如何在

信息消费环节培养受众的媒介批判能力 [10]，深

入探讨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与公民科学素质

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覆

盖我国（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8~69

岁公民，样本量为 30.9 万份，以通过网络获

取科技信息的受访者为研究主体，全面反映

全国及各地公民科学素质及相关影响因素状

况，通过分析不同人群获取网络科技信息的

行为模式和信息辨识能力差异，解析网络科

技信息辨识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上述

分析建立如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

2 我国公民利用网络获取科技信息的总体情况
2.1 网络成为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首选渠道

在 2020 年 中 国 公 民 科 学 素 质 调 查 中，

受访者对日常生活中 7 个信息渠道进行“首

选 ”“ 其 次 ”“ 第 三 ” 的 依 次 选 择， 将 选 择

情况进行多重响应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202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电

视和互联网是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

图 1  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与公民科学素质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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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互联网已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首

选 渠 道。 通 过 电 视、 互 联 网 及 移 动 互 联 网

获 取 科 技 信 息 的 公 民 比 例 分 别 为 85.5% 和

74.0%，其中将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作为首

选的公民比例为 49.7%，明显高于首选电视

的 比 例（31.9%）。 公 民 获 取 科 技 信 息 的 其

他 渠 道 依 次 为： 亲 友 同 事（36.2%）、 广 播

（32.0%）、报纸（30.2%）、期刊（21.2%）和

图书（20.9%）等。

2.2 老年人通过网络获取科技信息比例较低

与此同时，2020 年调查中仍有 26% 的受

访者没有通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

信息，按照调查范围涉及 18~69 岁的人口规模

（约 8.8 亿）进行推算，相当于超过 2 亿人口

未能通过网络获取科技信息，而这类人群主

要集中在老年人群体和低文化程度人群。如

图 3 所示，60~69 岁人群中超过半数（58.4%）、

50~59 岁人群中有接近四成（37.7%）未使用

网络获取科技信息。

2.3 公民辨识网络科技信息的选择反映其行为模

式和价值取向

202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向通过互

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受访者追加提问了“对

网上某些信息产生疑问时，将会选择哪些方

法进行判断？”，以进一步了解受访者对各

类网络科技信息的辨别情况。如图 4 所示，

受访者对所列的 7 个选项进行“首选” “其

次”“第三”的依次选择，对受访者的选择结

果进行多重响应分析，得到公民网络科技信

息辨识行为的总体情况。

结果显示，受访者选择“看是否有本领

域专家的认可”“看是否有可信的证据及严谨

的结论”和“看出处是否为主流媒体”的比

例分别为 60.1%、58.2% 和 48.3%；选择“看

其他人的评论”的比例为 41.0%；选择“不相

信任何有疑问的信息”“看是否有极端或绝对

的表述”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比例分别为 29.5%、17.4% 和 15.8%。排在前

四选项的选择比例较高，是我国公民辨识网

络疑问信息的主要选择行为。

公民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行为的排序选择

（“首先”“其次”“第三”）能够进一步反映

其认知情况和价值取向。从公民辨识网络疑

问信息的首选情况来看，如图 5 所示，“看是

否有本领域专家的认可”在首选和总体排序

图 2  公民获取科技信息渠道的选择情况

图 4  通过网络获取科技信息的公民对网络科技信息

辨识行为的总体选择情况

图 3  公民通过网络获取科技信息的群体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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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位列首位，这种首选和总体选择的位序

一致性表明：在辨识网络疑问信息的行为中，

公众意识到在知识高度发展和人类分工日益

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依靠和信任本领域专家

进行信息甄别和判断是非常有效和可靠的方

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公众对知识专业

化发展的认知和对本领域专家权威性的认同。 

“可信的证据及严谨的结论”在首选中排

第二和次选中排第一，表明公民在相信本领

域专家的基础上，并不轻易盲从和迷信专家，

坚持从疑问信息自身证据的可信度以及结论

的严谨性进行判断，反映出公众在辨识疑问

信息选择上的行为理性。

“看出处是否为主流媒体”在首选中排第

三、次选中排第三、第三选择中排第一，可

以看出我国公民对于主流媒体的认知和定位

十分明确，尽管“看主流媒体”不能对疑问

信息做出直接判断，但信息是否出自主流媒

体和权威渠道仍是信息判断的主要参考因素。

“看其他人的评论”首选和次选的比例与

“看主流媒体”接近。与“看主流媒体”类似，

通过他人评论做出分析和判断是信息社会网络

社交化的具体体现，不过这种通过他人评论进

行间接和辅助的判断方式通常也依赖于公众自

身的判断力和科学素质水平。“不相信任何有

疑问的信息”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的首选比例分别为 12.2% 和 4.0%，表明这部

分公民对网络疑问信息呈现出极端化的行为倾

向，前者主要表现为谨慎保守的态度，后者主

要表现为被动接受的态度。

从我国公民对网络科技信息辨识的总体

选择和排序选择来看，总体选择和首选的顺

序基本一致。选择比例较高的，主要分布在

“看是否有本领域专家的认可”“看是否有可

信的证据及严谨的结论”“看出处是否为主流

媒体”“看其他人的评论”四个选项，前两项

表现为通过专家和对信息本身进行的直接判

断，后两项则通过主流媒体和他人评论进行

有效的辅助判断。选择比例较低的，主要分

布在“不相信任何有疑问的信息” “看是否有

极端或绝对的表述”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三个选项，而“看是否有极端或绝对的

表述”这种有效辨识网络科技信息的手段，

并未成为我国公民判断网络科技信息的主要

方式。

上述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公民网

络科技信息辨识的总体情况较好，大多数公

民具备网络科技信息辨识的行为意识和价值

判断。

3 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与科学素质的关系
3.1 科学素质是公民科技信息辨识能力的决定性

因素之一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公民科学素

质是否会显著影响公民网络科技信息判断能

力？我们将公民对网络疑问信息的 5 种主要

判断方式作为因变量，以科学素质作为自变

量，相关人口统计学指标（如性别、年龄、

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公民网络科

技信息辨识能力回归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

乘法（OLS）回归进行分析，5 组回归模型

结果见表 1。

由科学素质对公民科技信息辨识行为影

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在控制了性别、年

图 5  通过网络获取科技信息的公民对网络疑问信息

辨识行为的分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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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教育水平等因素后，在 99.9% 的置信水

平下，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与其他公民相比，

在面对网络疑问信息时，显著地更倾向于选

择“看是否有可信的证据及严谨的结论”“看

出处是否为主流媒体”“看是否有本领域专家

的认可”。 在 5 组回归模型中，科学素质对

于“看是否有可信的证据及严谨的结论”和

“看出处是否为主流媒体”的解释度较高，表

明这两种辨识行为是具备科学素质的人群在

日常生活中更常用的方式。不具备科学素质

的公民，则显著地倾向于选择“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和“看其他人的评论”。上述分

析表明，具备科学素质对公民依据可信证据

独立思考证据与结论的关系、相信主流媒体

和权威专家、不轻信他人评论等行为均有显

著影响。

在数字时代，谣言和虚假信息在形式和

内容上更加丰富多样，多隐藏在健康、养生

信息等社会热点话题中，许多谣言和伪科学

打着科学的旗号，加入很多专业术语，甚至

还会列出相关的科学原理，进一步加大了谣

言和伪科学的误导性，对公民网络科技信息

辨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述回归分析

模型在排除教育、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下，表

明科学素质对公民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行为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提升科学素质将显著加

强公民看证据与结论、相信主流媒体和权威

专家、不轻信他人评论等行为选择，而这些

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民的网络科技信

息辨识能力，帮助公民在应对不确定信息时

正确理性地认识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科

学素质是提升公民科技信息辨识能力的决定

性因素之一。

3.2 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反映公民科学素质的

层次差异

当受访者对网络信息产生疑问时，判断

信息真伪的首要选择，是反映其信息辨识能

力的重要依据。根据前述构建科学素质与网

络科技信息辨识行为的回归模型结果，是否

存在不同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行为的人群，呈

现出明显的科学素质水平差异？我们以网络

科技信息辨识行为各选项的首选人群作为研

究对象，观察不同行为选择对应人群的科学

素质水平差异。如图 6 所示，不同选择人群

的科学素质水平相差较大，结合选项内容可

划分为三个主要层次：选择“看是否有可信

的证据及严谨的结论”群体的科学素质水平

最高，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20.3%；选

择“看出处是否为主流媒体”“看是否有本

领域专家的认可”“看是否有极端或绝对的

表 1  科学素质对公民科技信息辨识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OLS 模型）

变量 （1）看专家 （2）他人评论 （3）证据与结论 （4）主流媒体 （5）宁信其有

 科学素质
000.102***

（0.002）
0-0.170***

（0.005）
000.329***

（0.007）
000.289***

（0.011）
0-0.567***

（0.010）

 性别
000.022***

（0.002）
000.001***

（0.004）
000.093***

（0.006）
-0.104***

（0.009）
0-0.079***

（0.008）

 学历
000.023***

（0.001）
0-0.066***

（0.002）
000.084***

（0.003）
000.073***

（0.004）
0-0.126***

（0.004）

 年龄
0-0.008***

（0.001）
000.020***

（0.002）
0-0.044***

（0.002）
000.053***

（0.004）
000.046***

（0.003）

 常数项
000.618***

（0.005）
001.081***

（0.011）
001.788***

（0.015）
002.058***

（0.022）
001.409***

（0.021）

 调整后 R² 0.017 0.015 0.024 0.008 0.029
 样本量 197 983 197 983 197 983 197 983 197 98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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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 的群体中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为

16.8%、14.8% 和 12.5%；选择“看其他人的

评论”“不相信任何有疑问的信息”“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三个选项的群体对应的

科学素质水平相对较低，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分别仅为 5.6%、5.4% 和 3.9%。可以看出，

公民对网络疑问信息的处理与其科学素质水

平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将“看是否有可信的证据及严谨的结论”

作为判断信息首要选择的人群，更加关注信

息的证据基础和论证过程，这是一种具备较

强科学思维的表现。与之对应的，将此选项

作为首选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超过 20%，表

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运用科学思维处理

实际问题是科学素质的一种高层次体现。 

将“看出处是否为主流媒体”“看是否有

本领域专家的认可”“看是否有极端或绝对的

表述”三个选项作为首选的人群，呈现出理

解科学并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特征，以这三

个选项为首选的人群科学素质水平均超过了

10%，表明网络科技信息辨识和判断需要一定

的科学素质基础，并能够将科学素质外化为

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看其他人的评论”“不相信任何有疑问

的信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三个

选项都不是判断网络科技信息真伪的有效手

段。“看其他人的评论”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

种辅助参考，并不能成为首选的直接判定依

据；“不相信任何有疑问的信息”更是一种极

端和保守的处理方式，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无

法避免对相关信息产生疑问，正确的做法是

有效辨识而不是拒不相信和完全拒绝；“宁可

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另一种极端的处理

方式，这种无保留的信任态度，通常意味着

由于能力不足无法进行有效判断的被动接受

行为。以上述三个选项为首选的人群，科学

素质都处在较低水平，尤其是选择“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为首选的人群，其科学

素质水平仅为 3.9%。

综上所述，公民对网络疑问信息的处理

与其科学素质水平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公民

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行为能够反映出科学素质

发展的层次差异。科学素质对于网络科技信

息的判断起着决定性作用，科学素质水平很

高的群体（超过 20%），能够真正拿起科学的

武器，具有理性求真的科学精神，能够将科

学思维运用到具体行动之中；科学素质水平

较高的群体（10%~20%），对科学的理解程度

较高，具备了运用科学解决实践问题的意识

和能力；科学素质水平较低（低于 10%）的

群体，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

仍需有效提升能力，从而在面对具体问题时

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公民辨识网络科技信

息的行为选择能够反映出科学素质发展的层

次类型，根据不同群体的行为特征可划分为

高层次的科学思维导向类型、以实践为导向

的科学生活类型、较低层次的被动处理类型，

充分表明了科学素质与公民网络科技信息辨

识能力的层次对应关系。

4 加强数字时代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数字时代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数据驱动的知识生产

方式带来了信息海量化和知识渠道多样化的

图 6  网络科技信息辨识各选项的受访者群体科学素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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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特征，公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成本大幅

降低，而获取、识别、判断、运用信息能力

的要求不断提升 [11]，科学素质是人的全面发

展的三大基础素质之一 [1]，其所蕴含的对科学

和社会的理解、理性的科学思维和批判质疑

的科学精神则是培养信息辨识和判断能力的

重要条件。与之对应的，公民获取科学知识

和信息的能力，则是持续提升科学素质，处

理个人和公共事务、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和

保障，也是数字时代公民自主学习、终身学

习的必要基础 [12]。应以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和

核心技能为抓手，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数字

时代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4.1 有效破除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

分析表明，我国中青年和老年人群体在

网络科技信息的辨识和判断能力上存在明显

的数字鸿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群使用网络

的比例较低、网络科技信息辨识能力弱两个

方面。这两个方面的不平衡是当前我国部分

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进入老龄社会将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而

数字鸿沟造成或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

其本身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已逐渐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13]。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过程中，以健康码为代表，许多老年人、

农村居民因不会使用健康码而寸步难行，表

明我国在快速推进数字化公共服务的同时，

数字鸿沟仍广泛存在，进而降低了公共服务

的普惠性。若任由数字鸿沟持续扩大，无疑

会加大公共服务的不充分和不平衡。国务院

办公厅 2020 年底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14]，进一步

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

困难，让老年人更好地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

将科技与老龄化人口需求进行融合是我们在

今后一个时期必须要思考和解决好的重要问

题。在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的趋势下，

需要进一步完善老龄群体基础设施和服务体

系建设的基础，推动数字产品的适应性改造，

有效提升老年人数字能力，努力消除不同群

体的数字鸿沟，给老年人带来更多科技获得

感，促进实现科普公共服务均等化。

4.2 熟练掌握数字核心技能，培养科学理性思维

在 数 字 时 代， 公 民 不 仅 要 面 对 网 络 谣

言和虚假信息的困扰，还要应对网络与工作

和生活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新挑战。社交媒体

和搜索引擎推荐算法的大规模应用带来了诸

如“信息茧房” “回音壁”等新问题 [15]，形成

了“减少对其他观点的容忍，扩大态度两极

分化，降低不同立场融合的可能性，增加对

新信息的封闭性”的趋势 [16]，加剧了网络群

体的极化现象。2019 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

在全球肆虐，对人类健康生命带来巨大危害

的同时，非理性、反智主义的出现，更加大

了应对疫情的难度，也暴露出公众在信息辨

识和价值判断上的立场和取向等问题。时代

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

数字时代要求公民在熟练掌握数字核心技能，

增强获取和辨识信息能力的同时，对运用批

判性思维 [17]、理性对待和正确处理问题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引导公众关注官

方渠道和主流媒体，综合运用报刊、电视、

广播等其他媒介手段和平台丰富信息接收渠

道，打破对社交媒体等信息来源的过度依赖，

进一步提升公众获取、识别、判断、评价与

传播各类信息的能力。

4.3 深入实施科普信息化提升工程

“十四五”时期，科学素质的概念和内涵

产生了新变化 [18]，对公民科学素质在数字时

代的发展与提升带来深层次影响 [19]。因此，

具备获取、吸收、应用科学技术的能力 [20]，

从掌握工作生活的各项基本技能转向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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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个人表达和社会参与 [21]，进一步提升获取

和辨识信息的能力将成为公民科学素质持续

提升的重要基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

要（2021 —2035 年）》设立了科普信息化提升

工程 [22]，将进一步提升优质科普内容资源创

作和传播能力，扩大优质数字资源供给，加

强针对各类人群的即时、泛在、精准的全媒

体传播网络建设，加强权威媒体、权威专家

和权威数据的价值引领。从科普的供给侧和

新时代公民的需求侧两端持续发力，有效破

解社会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与不同人群数字

能力发展不平衡之间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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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bility：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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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survey 2020，this paper first made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citizens’access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It summarized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patterns. On this basis，the regression 
model of citizens’networ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discrimination ability was built to 
explore fur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discrimination 
ability and citizens’scientific literacy.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scientific literacy is one of the critical 
factors of citizens’networ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discrimination ability. The level of 
citizens’networ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discrimination ability reflected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literacy. During the“Fourteenth Five-Year Plan”period，keep improving citizens’digital 
ability，try to eliminate digital gap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and deeply implement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ormation promotion project will b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itizens’scientific literacy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scientific literacy；information discrimination；digital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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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ildren’s books are with the strongest growth potential in China’s 
book marke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ildren’s books are a subject worthy of study as an important way 
to spread science to children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the latest collection data released by the children’s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untries，disciplines，and publishers of import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ildren’s books from 2000 to 2019，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import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ildren’s books，and provides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publication of origi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ildren’s books in China.
Keywords：import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ildren’s books；planning for brand books；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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